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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学视角下妈祖像北传山东的在地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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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源自福建的妈祖信仰，一度凭借官方推动和信众的口口相传，遍布中国甚至海外。妈祖像包括图

像和塑像，是妈祖信仰观念的视觉化呈现。北传山东以后，妈祖信仰在遵循其母题基本要义进行标准化形像

塑造的前提下，要成为一种具有持续生命力的信仰符号，就必须满足不同时期政权统治的需要、顺应不同地区

民众的信仰需要，并与当地民风民俗、民间信仰、传统宗教、造像技艺等因素相融合，从而呈现出多元化的在地

化图像特征。这种在地化现象在祭祀行为、供奉格局、口头叙事等方面都有所体现，但首先体现在视觉化的妈

祖图像和塑像形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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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关于妈祖图像与塑像的研究已积累

了不少成果①，除了从宗教学、历史学、人类学等

角度对妈祖进行研究外，学者们逐渐开始从图

像学的角度研究妈祖，整体呈现出从宏观到微

观，由综合性向专门性、地域性的研究趋势。

这些研究以不同时代的妈祖图像与塑像作为

研究对象，从妈祖图像与塑像的历史学考察、

解释、再现意义与象征意义等角度入手，分析

不同时代妈祖图像与塑像对不同人群的象征

意义。目前国内关于妈祖图像与塑像的研究

已经进入了“图像志分析”阶段，但缺少对妈祖

图像与塑像在地化发展的研究。本文以山东

地区妈祖信俗的在地化现象研究为出发点，对

比山东地区与妈祖文化发源地福建地区的妈

祖图像与塑像的异同，从图像学研究的角度，

为妈祖信俗研究提供更加明晰的显性的文化

和信仰符号。

一、妈祖图像的标准化与在地化

（一）妈祖信仰——“神的标准化”

美 国 人 类 学 家 詹 姆 斯·沃 森（James L.
Wat-son）在 20 世纪 80 年代基于华南沿海妈祖

信仰的研究，曾经提出“神的标准化”［1］的概

念。沃森所言的“神的标准化”包含两个层面的

内涵：一是由于国家力量的“鼓励”，导致许多地

方神灵逐渐让位于国家所允准的神灵（如妈祖、

关帝）；二是在此历史过程中，在象征符号与仪

式行为一致的表象下，不同的主体（国家、地方

精英和普通民众）对该神灵信仰的不同理解和

行为差异。无疑，妈祖信俗的广泛传播与国家

力量的“鼓励”有直接关系，妈祖所到之处，许多

地方神灵都逐渐让位于妈祖，但在山东地区，妈

祖信俗并未取代地方神灵，而是与其他神灵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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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如山东当地的龙王信仰、碧霞元君信仰等。

沃森所言的“神的标准化”，即看似一致的妈祖

信俗的象征符号与仪式行为的表象之下，不同

国家和地区，城市和乡村，沿海和内陆由于对妈

祖信俗有各自不同的理解，故体现出对于妈祖

信俗的不同行为，如口头叙事、称谓、供奉格局、

妈祖图像与塑像的制作等都有明显的不同。

作为一种偶像②崇拜，妈祖信俗所涵盖的神

格、功能、圣境、仪式、称谓、口述故事等内容无

一不体现在对偶像的塑造上。妈祖信俗的“标

准化”依赖的是政府的标准化运作，然而其真正

深入人心却是依赖信众的口口相传，因此，在传

播的过程中，常常与当地的地理环境、历史文

化、民风民俗、信仰体系等相互融合，呈现出信

仰的“在地化”现象。“神的标准化”是詹姆斯·沃

森在研究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天后崇拜时提出的

一个概念，很多学者将其作为一个成熟的解释

工具用来研究妈祖信俗。然而，大多数的研究

都集中在对妈祖信仰方式的标准化与在地化研

究上，包括詹姆斯·沃森本人也是，缺少视觉化

角度的标准化与在地化研究。笔者通过研究山

东地区的妈祖图像和塑像发现，妈祖信仰方式

的标准化与在地化在妈祖图像和塑像的制作中

表现得非常明显和清晰。这是因为，妈祖图像

和塑像是替代了妈祖神的“偶像”，是妈祖信仰

观念的视觉化呈现，妈祖信俗的在地化现象首

先体现在视觉领域，即对妈祖图像与塑像的塑

造上。

沃森在证明一个重要观点“像其他中国神

灵一样，天后对不同的人代表了不同的内涵”

时，举了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台湾城市官方庙

宇和非官方庙宇的双重庙宇模式，一个例子是

台湾多用俗名妈祖而广东则多用皇帝封号天

后、天妃等［1］。这实际体现了妈祖信俗“非标准

化”的两个方面，即官方与民间以及不同地区之

间对“神的标准化”的博弈。这也为本文论点的

提出提供了逻辑的可能，即山东地区妈祖信俗

作为妈祖信俗之“流”应该存在不同于作为妈祖

信俗之“源”的福建地区的妈祖信俗，即使包括

山东地区在内的其他北方地区的妈祖信俗，也

由于官方的鼓励而存在“标准化”的现象。

沃森还指出：“中国政府对文化整合做法的

聪明之处在于：国家强加的是一个结构而不是

内容。庙里崇拜活动的实际组织工作交给了地

方精英人物，他们有既得利益要与国家官员保

持良好的关系。这一体系很灵活足以让在社会

等级各层次的人都可以建构他们自己对国家允

准神灵的看法。换一种说法，国家鼓励的是象

征而不是信仰。”［1］以当代再标准化的妈祖信仰

为例，20世纪 80年代至今，妈祖信仰再度复兴，

国家通过非遗认证等形式极力推广妈祖信仰的

标准化，其象征符号也由古代封建社会的“加强

封建统治”“稳定民心”等转变为“两岸交流”“增

强中国民族凝聚力”“弘扬传统文化”。沃森的

言外之意是，政府所标准化的是妈祖信仰的结

构——象征，而不是妈祖信仰的内容本身，这样

各地区各阶层的人就可以建构自己对于妈祖的

看法和认知，这些看法和认知是以作为妈祖“神

性的隐喻”的信仰内容本身为基础的。

（二）妈祖图像——“神性的隐喻”

上文提到妈祖图像和塑像是“替代”了妈祖

神的“偶像”，妈祖“神性的隐喻”就是在这持续

的替代过程中实现的，其根本原因是人类感情

的“情移”，即从“期望的对象”妈祖神向“合适的

替代物”妈祖像的情移［2］15-19。因此，图像志研究

阶段的妈祖图像研究只需要对妈祖图像与塑像

进行解释，分析其形式和风格，结合地理位置和

时代背景，分析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原因。而真

正深入的妈祖图像学研究则需要回答这样一个

问题：妈祖图像与塑像中的某种或某些视觉特

质是怎样被经验为妈祖神性的对等物的？即妈

祖的“神性的隐喻”，妈祖图像与塑像的象征意

义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

化的问题。换句话说，不仅要回答妈祖形象“是

什么”的问题，还要回答“为什么”。

肖海明提出：“清代以来随着妈祖标准化的

逐步加强，妈祖图像也逐步走向了标准化，但在

‘一统’的表象之下，民间的妈祖图像还是呈现

出多元发展的景象。”［3］但是，妈祖图像标准化

的表现要比妈祖信仰标准化的表现复杂很多，

如果用视觉艺术“母题”③的概念来解释，妈祖图

像的标准化过程即是妈祖图像中独特的支配性

的成分逐渐形成的过程。通过对历代妈祖图像

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分析与妈祖有关的文献

图像学视角下妈祖像北传山东的在地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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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典，可以得出妈祖图像母题有“枯槎”“旋舞”

“朱衣”“青圭蔽朱旒”几种。

“枯槎”阶段虽尚未出现妈祖人型图像，却

是妈祖神性物化的最初“意象”。“槎”作为异象

最早出现在东晋王嘉《拾遗记》中：“尧登位三十

年，有巨查（即槎）浮于西海，查上有光，夜明昼

灭。海人望其光，乍大乍小，若星月之出入矣。

查常浮绕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周而复始，名曰

贯月查，亦谓挂星查，羽人栖息其上。群仙含

露以漱，日月之光则如暝矣。虞、夏之季，不复

记其出没。游海之人，犹传其神伟也。”［4］23西晋

张华编撰《博物志》“八月槎”条记载，旧说“天河

与海通”，每年八月有浮槎出现在海边，有“奇

志”之人乘浮槎自海赴天河得见牛郎织女。后

世又有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张骞“乘槎”溯

河之传说，唐宋及以后诗文中也经常出现“浮

槎”“乘槎”“星槎”“仙槎”等词，可见“枯槎”因为

这些浪漫主义色彩的神话传说而逐渐具有了特

殊的神异功能，成为一种成仙意象。由此，“枯

槎”成为了妈祖传说中由文本演变为图像的最

早的物象符号，是妈祖神性最早的符号隐喻。

妈祖“枯槎显圣”的文献记载④乃时人借具有神

异功能的“枯槎”物象作为妈祖神性的“意象”载

体，目的是彰显妈祖信仰的正统性和可信性，人

型妈祖神像出现以后最初多采用木质雕刻便是

对妈祖原典所记“枯槎显圣”的呼应。“旋舞”“朱

衣”和“青圭蔽朱旒”则是通过服饰、属像⑤、姿势

等来表现想要再现的妈祖神的观念和神性。

妈祖“旋舞”之形像出现在文献记载中的时

间要早于“朱衣”，应是呼应妈祖最初“里中巫”

之身份。“朱衣”最早出现在南宋人楼钥《攻愧

集》卷三十四《兴化军莆田县顺济庙灵惠昭应崇

福善利夫人封灵惠妃》制诰文：“明神之祠，率以

加爵……居白湖而镇鲸海之滨，服朱衣而护鸡

林之使。”“朱衣”符号出现之后，“旋舞”之说便

不再出现，应是妈祖在封妃荣誉之下完全摆脱

了其原本的“里中巫”身份之故。如清代僧照乘

等编修《天后显圣录》所言：“急祝天威庇护，见

一神女现桅杆，朱衣端坐。”［5］390妈祖封灵惠妃着

朱衣与正史记载相符，如《宋史·舆服志三》“后

妃之服”条：“后妃之服。一曰袆衣，二曰朱衣，

三曰礼衣，四曰鞠衣。”虽与正史部分记载相符，

但观历代妈祖造像所见服饰形制与宋至清代

《舆服志》中后妃的服制有较大的差异，因此“朱

衣”可能有两种意指：一是意指现实中的后妃朱

衣，以匹配妈祖封号；二是意指官服或朝服，封

号为虚官职为实，目的是为了赋予妈祖更高的

神格，此意指的可能性更大，即朱衣仅是作为一

种象征符号而不是现实中后妃服饰的再现。

学界一般认为自妈祖封妃以后，“青圭蔽朱

旒”是妈祖图像及塑像走向标准化的代表性形

像，然而其形像来源尚不明确。“青圭蔽朱旒”来

自刘克庄于宋理宗淳祐三年（1243年）拜谒白湖

妈祖顺济庙时所作五言诗《白湖庙二十韵》，距

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妈祖被封灵惠妃已 50
余年。这段时间是妈祖塑像母题原型形成的重

要阶段，那么妈祖封妃是否是“青圭蔽朱旒”妈

祖形像形成的主要原因呢？历代《舆服志》中并

没有后妃头戴冕冠的记述，直到明代凤冠类妈

祖形像出现，才真正在冠式上与妈祖的封号匹

配。肖海明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清代

大量出现的凤冠冕板式妈祖图像是“后”与“帝”

的完美结合，目的是为了既保留妈祖女性最高

神的特性，又具有帝王的身份［3］。与其说是

“帝”的隐喻，毋宁说是“双性同体”的隐喻。南

宋时期流传至今的神祇造像极少，观之与其同

时代的永乐宫三清殿集中唐宋道教绘画精华的

壁画《朝元图》，此图虽成于元代，但据耿纪朋考

证，此图的绘制是参照了较早的粉本。《朝元图》

中玉皇大帝、五岳大帝等地位较高的男性神祇

戴旒冕，仅旒数有所区别，地位较高的女性神祇

戴凤冠或花冠，并没有戴旒冕的女性神祇的形

像出现。

南宋时期妈祖神职进一步扩展，由拯救渔

民到护佑苍生，开始具有男性神祇的一些神职

功能和外在表现，如刘克庄诗云：“驾风樯浪舶，

翻筋斗千秋。既而大神通，血食羊万头。”戴旒

冕妈祖形像的出现是妈祖神职扩展和性别模糊

的表现，信众为了赋予妈祖更多超越性别的能

力，从而更加灵验以实现信众对妈祖的更多期

待和诉求。当然，之后随着妈祖的北传，妈祖生

育神职凸显，这种“双性同体”的隐喻又发生了

以女性特征为主的单体神的复归。因此，“青圭

蔽朱旒”是妈祖“双性同体”身份的隐喻，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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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本原因是人类渴望通过两性互补赋予神祇

更大能力的内心愿景。

汉学家韩森在研究南宋汉人民间宗教信仰

变迁时认为其发展有三个阶段：唯灵是信、金身

庙宇和官位封号。妈祖塑像与图像作为妈祖信

仰的物化形式，其标准化的过程与韩森认为的

三个阶段不谋而合。从最开始将“枯槎”作为妈

祖形像的再现，进而金身庙宇、“塑像崇祀”，最

后还需要官位封号以体现其身份地位，从而将

妈祖的外在形像塑造成古代官员甚至“后”“帝”

的形像，这是妈祖图像与塑像逐渐标准化的过

程。然而，妈祖形像要成为一种具有持续生命

力的信仰符号，又必须满足不同时期政权统治

的需要、顺应不同地区民众的信仰需要，从而呈

现出多样化、在地化的图像特征。

二、以闽为源、以铜易木：古代妈祖

图像的在地化

贡布里希认为：“制像的过程是，先制作后

匹配，先创造后指称。”作为一种再现性艺术，妈

祖图像和塑像最初的创造过程应该也是如此，

工匠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知觉制作图像，然后再

将其与大家心目中的妈祖女神形像进行匹配，

通过不断地“试错”，始终为了创作出最符合妈

祖女神形像的图像和塑像而努力。于是，既吸

取了基于已有经验的妈祖形像母题，也形成了

基于不同知觉的千变万化的妈祖图像和塑像。

妈祖信仰中神性的隐喻也就寓于这些千变万化

的妈祖图像和塑像中，不同地区地理及文化的

差异是这些变化产生的主要原因。

妈祖信俗自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八月妈

祖首封之后⑥传入山东以来，在山东沿海及内陆

的运河沿岸地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据不完全

统计，至明清时期山东区域先后出现了 52座妈

祖庙，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及运河流域。正如

李献璋《妈祖信仰研究》所言：“在明代的内地，

妈祖的形象是十分变样的。”这里的变样是指妈

祖信仰的象征体系与地方文化和民间信仰融

合，发生了在地化现象，这是妈祖信仰得以广泛

传播的必要条件。

威海庙岛显应宫和蓬莱天后宫是山东地区

历史最悠久的两座妈祖庙。这两座妈祖庙还保

存有与妈祖信仰有关的碑刻、铜镜、铜钵、匾额、

塑像等文物。尤其是庙岛显应宫保存至今的一

尊金身妈祖铜像是研究山东地区古代妈祖像最

重要的文物资料。这是一尊妈祖夫人像，与妈

祖宋时封号顺济夫人、灵惠夫人等一致，但其手

持圭的形象与同时期福建地区的妈祖像有很大

的出入。因此，笔者对庙岛显应宫所存金身妈

祖铜像的年代定为北宋存疑。对比福建莆田所

存鉴定为南宋的两尊妈祖木雕夫人像，虽发髻

服饰类似，但这两尊夫人像皆未手持圭。一般

认为，手持青圭、蔽膝、朱旒的妈祖形象出现在

南宋绍熙初年⑦妈祖封妃以后。莆田市博物馆

所藏妈祖木雕神妃像为目前所知最早体现妈祖

“青圭蔽朱旒”形像的实物。因此，庙岛所存妈

祖夫人铜像的年代最早为南宋及以后是较符合

史实的。

福建地区的妈祖造像以木质、石质居多，明

清始有瓷质，鲜见妈祖铜质像，尤其明代以前的

妈祖像多为木雕。因此，学界普遍认为的庙岛

所存妈祖铜像乃闽籍南日岛船民从福建移入庙

内的观点是错误的。同时据刘杰考证，自东汉

以来山东地区考古发现的佛教铜造像多达 150
多尊［6］，可见，山东地区自古就有制作铜质宗教

神像的技艺传统。考古资料显示，魏晋隋唐时

期是佛教铜造像的辉煌时期，宋代以后铜制佛

教造像数量极少，元代开始复兴，但大型铜造像

以及大规模铜造像的再度出现则是明代［6］。庙

岛显应宫妈祖坐像两侧有楹联一副：“救父海

中，浑身是铜墙铁壁；警心梦里，夙世有慧业灵

根。”这里关于妈祖“浑身是铜墙铁壁”的说法虽

是夸张修辞，但与此妈祖像的铜质特点也有

呼应。

因此，结合庙岛所存古代妈祖像的服饰特

点、材质、楹联等内容，对比作为妈祖信仰与塑

像之源的福建地区的妈祖塑像，可以推断庙岛

所存妈祖铜质像为明代由山东本地工匠结合妈

祖造像传统制作而成。其原因还在于，除立体

塑像繁荣发展以外，明代也是平面化妈祖图像

发展的高峰期，有版画、水陆画、壁画等⑧，相对

于立体塑像，平面化的图像更加有利于妈祖图

像的传播，也更有可能成为北方妈祖像的摹

图像学视角下妈祖像北传山东的在地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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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如《新刻出像增补搜神记》中的天妃像即与

庙岛存妈祖铜像类似的高髻非冕冠形式的特点

一致。无独有偶，泰山碧霞祠也供奉有确切纪

年为明代的碧霞元君鎏金铜像一座，以及壶天

阁北元君殿碧霞元君铜坐像等，可供辅证。目

前庙岛显应宫内供奉妈祖像的凤冠和披风都是

后来增补的。

除庙岛显应宫外，蓬莱阁天后宫也是山东

地区较早建成的大型妈祖庙，天后宫供奉的妈

祖像虽为重塑，却是在早期供奉的妈祖塑像基

础上的重塑，因此，其形象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体

现山东古代妈祖塑像的一些特点。蓬莱阁妈祖

像也是铜制，妈祖手持之圭正面刻有北斗七星

图案。北斗信仰始于殷商，后为道教吸收，北斗

图案成为最明显的道教标识。因此，蓬莱阁妈

祖像应是受道教影响较多，据其服饰图案判断

其原塑明显晚于显应宫妈祖像，推断为清代完

成的妈祖像，其北斗图案所体现的道教色彩则

开山东地区近现代妈祖图像与塑像“释道融合、

以道为主”之先。

三、释道融合、以道为主：近现代

妈祖图像的在地化

除庙岛和登州两座妈祖庙是早在宋元时期

建立之外，山东其他的古代妈祖庙大多数建于

明清时期，规模大一点的也供奉有妈祖像，但大

多已不存，目前山东地区的妈祖庙所供奉的妈

祖像和作为公共艺术的妈祖像都是改革开放以

后新制的。其制作途径一般有四种：一是由本

地工匠设计制作，一些小型妈祖庙的妈祖像大

多由本地工匠制作；二是由福建地区工匠制作，

如台儿庄天后宫用整块香樟木雕刻而成的妈祖

像就是福建泉州的工匠制作的；三是从妈祖祖

籍福建莆田按祖制开光分灵安座而成，如青岛

天后宫妈祖像，庙岛显应宫的“三身”妈祖像；四

是由其他地方的工匠制作完成的，如潍坊羊口

天妃宫妈祖像就是由是河北石家庄工匠所塑。

妈祖像无论是通过哪种途径制作，作为民间信

仰的神像制作一定有图可依、有典可循。

妈祖信俗的象征体系是指在妈祖信俗及其

包括信俗内容与仪式活动的实践过程中，由经

验性象征符号所表达的与妈祖信俗相关的另一

类事物的关联意义。妈祖信俗的象征体系首先

包括妈祖本身及其在空间构造中被符号化的意

义；其次则是以仪式活动为代表的信仰实践中

各种经验性象征符号的意义及其整体的象征

性。具体包括妈祖塑像与图像的象征性、妈祖

庙宇空间的象征性、妈祖信仰仪式的象征性。

作为妈祖信仰的物化形式，山东地区妈祖塑像

与图像除体现妈祖神像塑造的标准化母题之

外，也体现了诸多在地化特征，主要体现在妈祖

形像的以下几个方面：

（一）道教色彩

道教对妈祖信仰的渗透在宋代就已经开始

了，元代亦有妈祖乃“姑射神人之处子”等记载，

明代记述妈祖事迹的典籍《太上老君说天妃救

苦灵验经》更是被收入道藏。虽然佛教也一直

在通过不同的方式对妈祖信仰进行渗透，但山

东地区现当代的妈祖信仰还是呈现出更多的道

教色彩。山东地区的妈祖庙大多由道教人士参

与营造和主持管理，自清代以来山东所见妈祖

庙营建碑记中也多次记载妈祖的供奉格局为

“左关帝，右龙王，中则天后居焉”。学界一致认

为，作为一种民间信仰，妈祖信仰具有儒释道三

教融合的特点，但是据笔者观察，山东地区的妈

祖信仰自明代开始直至现代，道教色彩所占比

例最大。

明永乐年间的《太上老君说天妃救苦灵验

经》对妈祖形像有详细的记述：“（老君）赐珠冠

云履，玉佩宝圭，绯衣青绶，龙车凤辇，佩剑持

印。”山东潍坊林海宁国寺所供妈祖像与其他妈

祖像有明显的不同，该像服饰明显为戎服，头戴

饰有花纹带护耳的武胄，上有垂旒冠缨，身着袍

服，肩有披膊，如意压领，腰间有带，左手持印，

右手持剑。此形像与明永乐年间的《太上老君

说天妃救苦灵验经》所记“（老君）赐珠冠云履，

玉佩宝圭，绯衣青绶，龙车凤辇，佩剑持印”之

“佩剑持印”的记载一致，应是工匠根据此记述

塑造而成。除宁国寺妈祖像，潍坊羊口天妃宫

妈祖像所戴之冠虽有垂旒，细观之，垂旒所附之

冠亦是戎服之武胄，手未持圭，云肩锦衣。

（二）碧霞元君

妈祖信仰传入山东以后的“在地化”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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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就是与本地原有的神祇相互影响和融合，

如龙王、关帝、碧霞元君等，由于政府“标准化”

的运作以及妈祖封号级别等原因，供奉格局方

面，在山东沿海及运河沿岸的海神信仰场所，龙

王、关帝等成为妈祖的陪祀。但值得注意的是，

同为女神的碧霞元君信仰却始终没有被妈祖信

仰完全取代，甚至有山东地区的妈祖信仰很大

一部分就靠附会碧霞元君信仰而得到了广泛的

传播，民间也有“本元君，南妈祖”的说法。碧霞

元君全称为“东岳泰山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又

称“泰山娘娘”“泰山老母”“泰山玉女”，是起源

于山东并以华北地区为中心的山神信仰，其主

要神职功能是“生育”。妈祖信仰北传以后其神

职功能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在天津、北京、

河北等地，其作为生育女神的地位甚至超过了

其原本作为海神的地位，尤其是在女性信众的

心中。明代文献曾记载碧霞元君塑像形貌为

“塑像如妇人育婴状，备极诸态”，对比山东地区

与福建地区的妈祖塑像，山东地区妈祖塑像的

母性特征更加明显，更具有亲和力，这是由于妈

祖以生育为主导的神职变化对造像艺术产生了

一定的影响。

明代庠生王权撰写的《修天妃庙记》记载：

“德州旧无天妃庙，庙初立，无文字纪岁月。天

顺庚辰、成化辛丑两新之。吾境内，多泰山元

君祠，谒天妃庙者，恒以元君视之。”［7］由碑文

可知，运河流域的德州明代始建天妃庙，拜谒

天妃庙的当地群众将天妃视为泰山碧霞元

君。而长山县令叶观海于清乾隆三十九年

（1774 年）撰写的《天后阁记》有云：“幸碧霞元

君宫前，旧有南厅基址，众商公议，建立高阁五

楹，群楼数间，彩楼对列，长廊环卫，刹门僧舍，

罔不毕具，为周村辟一名胜。”［7］是说在原碧霞

元君宫庙之前建立天后阁。可见，山东地区的

妈祖信仰与碧霞元君信仰渊源已久，而且最迟

自明代开始山东民众就对两种信仰多有附

会［8］。妈祖北传以后，除神职功能、宗教色彩、

文学形象的接近以外，妈祖与碧霞元君的视觉

形像也比较相近，如：南京高淳地区发现道教

神像画中就同时绘有天妃妈祖和碧霞元君像；

再如首都博物馆所藏明代绢本《天妃圣母碧霞

元君像》，也是将天妃妈祖和碧霞元君并列绘

制，形像衣饰也十分接近。

山东地区近现代的妈祖与碧霞元君造像互

相影响，似有趋同，但仍然承袭了各自不同的图

像母题。张蓓蓓在《妈祖形像考——兼论妈祖

服饰及妈祖形像复原实践》一文中说：“如若妈

祖形塑的原型是由名工巧匠们所构造的，他们

利用手中的画笔或刻刀将信众敬奉的理想神灵

形貌描绘于画纸之上或者塑造为一个三维形塑

实体，那么工匠们在进行绘画或雕刻创作时必

定受到时下久已盛行的宗教信仰、神话故事、文

化观念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并结合当下人神体

貌确定一个可参考的形塑模板或摹像。”［9］可

见，山东地区的工匠在为妈祖制像时除首先会

参考福建地区的妈祖图像与塑像形式外，也会

参考山东地区业已存在的女性神像形式，其中

影响最大的就是碧霞元君了。

妈祖宋时先封夫人再封妃，而元君自宋代

开始是与夫人并用的称号，不分高低，由此可

见，朝廷对妈祖的封号要高于碧霞元君。也是

因为这个原因，作为妈祖图像主题之一的“青圭

蔽朱旒”之“朱旒”从未出现在碧霞元君图像与

塑像中。由于碧霞元君对妈祖造像的影响，山

东地区的妈祖塑像尤其是近现代塑像有相当一

部分并未承袭“青圭蔽朱旒”这一图像母题，这

是山东地区妈祖塑像与福建地区不同的一个主

要方面。

自明清开始山东地区碧霞元君信仰仪式中

最重要的是敬献衣物，以红袍为主，这也是人格

神信仰“由凡至圣、由圣至凡”的发展规律，认为

神也有世俗之人的需求。世俗之衣总有因脏旧

冷暖而换新的需要，因此给元君换装也逐渐成

为信仰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碧霞元君信仰的

献袍换装仪式也对妈祖信仰产生了直接影响，

山东地区的妈祖塑像多有红色或金色外袍披

风，并根据季节岁时变化举行换装仪式。

（三）持灯妈祖形像

与灯有关的妈祖形像的文献记载始见于元

代，神灯、祥光本是妈祖出现时显圣异象和祥瑞

异象，清代以前灯元素是作为描述妈祖圣迹的

文字形体出现的。持灯妈祖形像最早出现在清

人所作《天后显圣故事图轴》中，其中有两幅图

刻画了妈祖身后侍女手提灯笼的图像。

图像学视角下妈祖像北传山东的在地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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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持灯妈祖图像与塑像明显多于南方，

据陈祖芬等统计共有 9 处［10］。持灯妈祖塑像

中，莆田湄洲岛 2处，天妃故里遗址公园 1处，莆

田玉湖公园 1处，其他 5处都集中在北方地区：

天津妈祖文化园 1处、辽宁营口西大庙 1处、山

东长岛显应宫 1处、山东烟台天后宫 1处，山东

荣成成山头风景区 1处。9处是不完全统计，据

笔者走访，山东潍坊羊口公园和荣成石岛天后

宫也各有一座名为“海神赐灯”的妈祖持灯雕

像。11 处持灯妈祖塑像有 5 处集中在山东地

区。由此可见，“灯”元素妈祖塑像在山东地区

的出现频率和分布都要明显高于福建地区，这

与山东地区传统灯俗文化有关。而且以传统元

宵节为基础，山东沿海地区还衍生出了一个特

有的妈祖节俗活动——渔灯节。

山东多地素有正月十五元宵节将面灯、萝

卜灯、豆面灯等送至祖先坟茔，正月十五当天彻

夜点燃长明灯，把祭祀用的灯火用来照耳朵照

眼睛以求耳聪目明等传统灯俗。沿海地区则有

正月十三或十四做渔灯、放海灯，到海边祭拜妈

祖、龙王等水神的“渔灯节”。渔灯节的起源传

说之一就是妈祖娘娘送灯解救了海上遇难渔民

的故事。最终在传统灯俗的进一步强化之下，

娘娘送灯的口头叙事和持灯妈祖形像在山东沿

海地区人们的心中获得了更高的认同感，并体

现在对持灯妈祖形像的塑造中，进一步促进了

妈祖信仰以山东为跳板向河北、东北等北方地

区的传播。

以山东寿光羊口公园的妈祖塑像为例，这

是一尊汉白玉雕刻的妈祖像，其发髻形式与莆

田市文峰宫南宋妈祖木雕夫人像十分相似，据

肖海明考证，这种髻式为宋人沿袭五代的三丫

髻［3］。三丫髻的采用说明工匠在进行妈祖雕像

创作的时候参考了部分古代妈祖塑像，以保证

对妈祖图像母题的传承。除此之外，此雕像与

闽台等地的妈祖露天大型雕像有明显的不同，

其整体艺术性与山东青州地区北朝时期的“曹

衣出水”式佛像比较类似，体现了青年妈祖的形

体魅力和青春活力。妈祖像腰间束带系结后自

然垂落，肩部披风随风飘扬，这些服饰特征也明

显模仿自佛教造像，体现了山东地区佛教造像

技艺在妈祖塑像艺术中的传承。

结 语

在妈祖信仰北传过程中，山东地区起到了

中转站的关键作用，作为宋元时代海运的必经

之地，胶东半岛的妈祖庙香火很盛，是商客、船

工的必拜之地。明清时期妈祖信仰在山东地区

大发展，并以山东为跳板传播到了东北地区。

与福建地区相比，山东地区的妈祖信仰和妈祖

图像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化，这是因为妈祖信仰

传播到山东以后，受到当地民风民俗、原有信

仰、传统宗教、造像技艺等因素影响，于标准化

之外发生了在地化现象。这种在地化现象在祭

祀行为、供奉格局、口头叙事等方面都有所体

现，但首先体现在视觉化的妈祖图像和塑像形

式中。总之，以山东地区妈祖图像与塑像为主

要研究对象，从图像学的角度，对其在地化进行

研究，能够为今后妈祖信仰研究提供新的研究

思路和研究方法，丰富和扩展妈祖信仰研究的

内涵和外延。

注释

①张蓓蓓：《妈祖形像考——兼论妈祖服饰及妈祖形像

复原实践》，《民族艺术研究》2017 年第 3 期；侯杰，王

凤：《视觉文化·妈祖信仰·社会性别：以中国传统木版

年画为中心》，《宗教学研究》2016 年第 2 期；侯杰，王

凤：《妈祖形象的符号化建构与文学传播》，《妈祖文化

研究》2019年第 1期；肖海明：《荷兰阿姆斯特丹国立博

物院藏清代〈天后圣迹图〉研究》，《宗教学研究》2017年

第 2期；唐宏杰：《海神妈祖信仰传播与造像艺术探略》，

《中国港口博物馆馆刊专辑》2017 年增刊第 1 期；李丽

娟：《妈祖石雕神像蕴含之互动意义解读：从社会符号

学的角度》，《怀化学院学报》2009 年第 10 期；王英暎：

《妈祖图像服饰的隐喻性》，《创意与设计》2012 年第 3
期；王英暎：《浅析现代文化建构中闽台妈祖图像的造

像观念》，《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第 1期；刘树老：《芷江天后宫门坊石雕图像的妈祖文化

隐喻》，《装饰》2016 年第 1 期；刘福铸：《元明时代海神

天妃画像综考》，《广东海洋大学学报》2011年第 10期；

肖海明：《宋元明清肖像式妈祖图像的综合考察》，《世

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 10期；吕伟涛：《图画中的妈祖文

化与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天后圣母事迹

图志册〉研究》，《博物院》2019第 2期；肖海明：《妈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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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研究》，文物出版社 2017 年版。② Idols：贡布里希艺

术理论文集中的一个概念，意指人类崇拜礼仪中神的

替代物。③贡布里希将视觉艺术母题的类型分为以下

三种：一是指构图中独特的支配性的成分；二是指设计

中的一个单元，通过重复这个单元形成一种图案或强

调一种主题；三是指艺术作品的主题或题材。④福建

仙游人廖鹏飞南宋绍兴二十年（1150 年）所作《圣墩祖

庙重建顺济庙记》记载：元祐丙寅岁，墩上常有光气夜

现，乡人莫知为何祥。有渔者就视，乃枯槎，置其家，翌

日自还故处。当夕遍梦墩旁之民曰：“我湄洲神女，其

枯槎实所凭，宜馆我于墩上。”⑤属像（attributes）即人物

手里拿着的或伴随人物出现以确定人物身份的符号；

一些拟人形象也由其属像而得到确定。⑥关于妈祖传

入山东的具体时间尚无定论，目前有宋宣和四年（1122
年）之后与元代延祐元年（1314年）之后两种说法，但可

以肯定的是在宋宣和五年（1123 年）八月妈祖首封之

后。⑦关于妈祖首次封妃的时间有南宋绍熙元年（1190
年），绍熙三年（1192年），绍熙四年（1193年）之说。⑧

明代平面妈祖图像有首都博物馆藏明代绢本慈圣太后

绘造设色《天妃圣母碧霞元君像》，西来寺水陆画《天妃

圣母像》，《太上说天妃救苦灵验经》卷首插图天妃像，

《三教搜神大全》天妃像，《新刻出像增补搜神记》天妃

像、荷兰博物馆藏《妈祖圣迹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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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the Localization of Mazu Image in Shandong Provi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conology

Xu Xiaohui and Zhang Beibei

Abstract: Mazu belief, originated from Fujian Province, once spread all over China and even overseas through
official promotion and word-of-mouth communication of believers. The image of Mazu includes image and statue, which
is the visual presentation of Mazus belief. In order to become a kind of belief symbol with sustained vitality on the
premise of building a standardized image and following the basic meaning of its motif, after its spread to Shandong in
the north, the belief must meet the needs of the government in different periods, conform to the belief needs of the
people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integrate with the local folk customs, folk beliefs, traditional religions, and image
making skills. For this, the image of Mazu shows a variety of local image characteristics. This phenomenon of
localization is reflected in sacrificial behavior, sacrificial pattern, oral narration and other aspects, but it is first reflected
in the visual image and statue form of Mazu.

Key words: Mazu；localization；Shandong Province；image；sta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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